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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与香港
许子东

在张爱玲的作品里 ， 香港传奇与

上海故事常常交织对照 ， 互为他者 。

如果说香港是风景 ， 上海就是窗台 ；

香港是房子， 上海是地基 ； 香港是梦

幻， 上海是现实 ； 香港是面子 ， 上海

是里子； 香港是电影 ， 上海就是电影

院； 香港是冒险 ， 上海是生活 ； 香港

是男人， 上海是女人……

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 ， 实在有

点吊诡 。 她住在香港的时候 ， 从来

不写香港 。 如果写 ， 也是写北方土

改或中国革命 ； 但离开香港后 ， 无

论是 40 年代初回上海 ， 还是 1955 年

去美国以后 ， 张爱玲就孜孜不倦反

反覆覆书写香港 ， 写在香港大学的

生活 ， 写日军进攻 ， 写浅水湾海滩 ，

写巴丙顿道……

张爱玲早期的代表作 《传奇》 里，

有 《第一炉香 》 《第二炉香 》 《倾城

之恋》 《茉莉香片 》 等篇 ， 故事发生

在香港， 但有的主人公从上海来 ， 来

的原因或不肯回去的理由 ， 也都因为

上海。 张爱玲写的上海 ， 并不像穆时

英 《上海的狐步舞 》 那样五光十色时

髦绚丽 ， 而是沉闷的胡琴加上迟到的

旧钟。 张爱玲自己也承认 ：“我为上海

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 ， 写它的时候无

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 ， 因为我是试着

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。 只有

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

方。” 虽然是在上海的卖书广告 ， 却

也道出几分实情 。 张爱玲概括 “上海

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社会

的磨练， 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

流， 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 ， 但是这

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。” 这一段话好像

也可以用来形容香港人 。 不过另外有

一句恐怕香港人不大能够接受 ， “看

不起人， 也不大看得起自己， 然而对于

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。” 亲切感是

有的， 香港人有时也会 “看不起人 ”，

但不大会看不起自己。 不是张爱玲不了

解香港人， 而是她太了解上海人。

张爱玲的文学道路， 从上海起步，

在香港转折。 在上海书写华丽的袍爬

满了蚤子， 在香港书写农村秧歌 。 虽

然她一些作品的艺术性文学史意义学

界有争论， 但风格转变却是显而易见。

等张爱玲到了美国不再著书亦为稻粱

谋了， 等她打算重整旗鼓要进入英文

出版界时， 她反思并放弃了在香港的

风格转变， 重新诉说自己的个人故事。

“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

材料。” （张爱玲致宋淇， 1976-4-4）

“客串” 以后才知 “本分 ”， 尝试宏大

叙述以后才回归日常生活。 所以说在

张爱玲笔下 ， 香港是变化 ， 上海是

不变 。

在香港北望内地的故事可谓 “严

肃题材”， 之前张爱玲在上海， 却是在

五四主流传统压力下有意避开宏大叙

事 。 也就是说张爱玲在香港写上海 ，

是 “扮严肃” ； 在上海写香港是 “扮

通俗 ” ———努力替小市民说话 ， 面对

大人们 “童言无忌”， 这是 “扮” 通俗

而非真通俗 （今天内地持续张爱玲热，

有点两者不分）。 张爱玲对香港文学有

影响， 但更多体现在现代主义 、 女性

感官、 都市异化及雅俗共赏等 。 今天

无论在香港街头或者大学校园 ， 问行

人或学生谁是张爱玲， 人们大都知道

她是著名作家 ， 但是不是香港作家 ？

恐怕人们都会迟疑甚至摇头 。 所以 ，

在上海 ， 张爱玲是个 “回不去 ” 的

主 人 ， 在 香 港 ， 是 个 很 受 欢 迎 的

“过客 ”。

为什么是 “回不去的主人”？ 我们

记得她早年的梦想 ： 我要比林语堂还

有名， 我要周游世界， 穿最好的衣服，

我要在上海买自己的房子……台湾某

报后来邀请张爱玲回上海看望她姑妈，

她推却了， 说这个世界上没去过的地

方很多， 去过的地方就不去了 。 但实

际上据林式同回忆 ， 晚年独居的张爱

玲， 有次电话里听到林律师要到上海

出差， 电话停了 2 分钟， 才说了一句，

“恍若隔世”。 当然， “回不去 ” 还会

含有另一些意思 。 至于在香港是受欢

迎的客人， 也不太容易理解 。 别的地

方整理自己的文学史 ， 总是尽量包括

著名作家。 张爱玲只去过台湾二十多

天， 后来也被列为台湾经典作家 。 上

海出版海上文库 ， 连梁启超 、 沈从文

等都收入。 但是香港文学的界线却相

当严格， 无论在学者或读者看来 ， 萧

红、 许地山、 余光中 、 张爱玲是不是

香港作家， 是否属于香港文学 ， 至今

仍是疑问。 但香港又是最努力出版张

爱玲作品的地方 ， 香港大学召开的关

于张爱玲的学术会议比哪里都频繁 。

所以我说， 张爱玲在香港是最受欢迎

的 “过客”。

用张爱玲自己的作品形容 ， 香港

是红玫瑰 ， 上海是白玫瑰 。 香港是

“封锁” 之中的时间： 可以打破常规浪

漫想象做个 “真人”； 但 “封锁” 之前

或之后那就是上海 。 “封锁 ” 结束以

后， 人们就会回到老位子 ， 好像中间

什么也没发生。

真是这样的吗？

《封锁 》 最早版本里在结尾处有

一段文字写男主角回家以后 ， 后来被

删掉了：

饭后 ， 他接过热手巾 ， 擦着脸 ，

踱到卧室里来 ， 扭开了电灯 。 一只乌
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， 爬了一半，

灯一开， 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 ， 一
动也不动 。 在装死吗 ？ 在思想中吗 ？

整天爬来爬去， 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吧？

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。 宗桢捻灭了
电灯 ， 手按在机括上 ， 手心汗潮了 ，

混身一滴滴沁出汗来 ， 像小虫子痒痒
的在爬。 他又开了灯， 乌壳虫不见了，

爬回巢里去了 。 （唐文标 ： 《张爱玲

资料大全集》， 1984 年 6 ?）

我以前觉得这个出来又回去的乌

壳虫就是男人 。 近来又觉得也许是香

港人和上海人。

2020.8.3 （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）

在德国寻访大师足迹
王锡荣

2019 年 11 月 12 日 ， 我随鲁迅文

化基金会代表团来到德国 ， 参加 “大

师对话 ： 鲁迅与海涅 ” 系列活动 ， 在

对话活动间隙 ， 沿途寻访了几位大师

的遗址遗迹， 感触良多。

“四分五裂” 的海涅雕塑

杜塞尔多夫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

的故乡 。 到达杜塞的头天下午 ， 我们

应约在寒风中来到一个小型公园 ， 准

确点说就是一片街头绿地 。 杜塞的舍

弗勒副市长和一干文化官员 ， 海涅学

院 、 孔子学院人员 ， 以及海涅后代马

丁·罗斯先生已经在寒风中等候我们多

时了 。 大家正在寒暄中 ， 一转头 ， 忽

然发现旁边的一组雕塑中 ， 一尊坐姿

的海涅雕塑 ， 突然动了起来 ， 把我们

吓了一跳 。 原来 ， 这是一个活人的模

拟表演 ， 坐在青铜雕塑上 ， 与雕塑融

为一体， 把我们骗过了。

看到我们一脸惊奇 ， 都去围观这

“活雕塑 ”， 舍弗勒先生就顺势给我们

介绍了这位艺术家。 这个 “铜像”， 是

当地著名的歌剧演员哈根先生 ， 他的

长相颇有几分像海涅 ， 身上穿着涂了

青铜色颜料、 重达 15 公斤的服装， 经

常为来到这里的观光客做这样的义务

表演 ， 已经演了九年 。 随即 ， 哈根先

生给我们朗诵了海涅的几首诗歌 ， 真

让我们立即就深深被感染了。

舍弗勒先生为我们介绍 ： 这组

雕塑 ， 就是著名的 “四分五裂 ” 雕

塑 ， 是德国雕塑家格雷斯海姆 1981

年的作品 ， 实际上是把海涅的人体

特别是头部解析开来 ， 让人们体味

其中内涵 。 粗看你不知道东一堆西一

堆是什么， 经过解说 ， 才看出 ， 这里

是带着耳朵的一块 ， 那里是带着额头

眼睛的一块 ， 旁边又是裂成几块的脑

壳 ， 散落在地上 。 把伟人的形象这样

“解构 ”， 这在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， 在

我们那儿很可能会被指为对先哲的大

不敬 。 然而 ， 在这里 ， 你看了 ， 真

会引起你的思考和想象 ： 诗人给我

们留下了什么 ？ 也许看上去只是一

些思想的碎片 ， 但是 ， 如果你能看

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， 也许能带

来更多启示 。

“隐于市” 的海涅故居

海涅故居坐落在杜塞老城区的

Bolker 街 53 ?。 这条街是杜塞商铺最

密集的街道之一。 但如果不注意寻找，

即使到了门口都可能错过 。 因为路上

没有任何指示牌之类 。 要是在中国 ，

恐怕一定会早在几个街口之外 ， 就竖

立起醒目的国际统一的咖啡色旅游观

光点标志 。 这里粗看就是一个毫不起

眼的小商店 ， 只有门楣上方的一个青

铜浮雕做的标志牌 ， 显示这里是海因

里希·海涅故居。 在标志牌下方还有一

行字 ， 写着这里还可以举行 “文学活

动， 文学咖啡”， 据说经常有各种文学

爱好者的聚会 。 但里面并不大 ， 即使

开展活动 ， 也不能容纳很多人 。 很奇

怪 ， 故居的票务是由街对面的一个商

店代理的 。 参观者要在那里取了参观

券 ， 才能到对面的故居参观 。 海涅曾

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 但是，

现在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 。 一楼就是

个书店 ， 而且看来其中的书绝大多数

跟海涅没什么关系 。 只有一个角落里

有个易拉宝 ， 印着海涅的像 ， 好像是

专供人合影的。 二楼才是供人参观的，

但里面展品不多 ， 除了一些简单的图

文介绍 ， 有海涅母亲的一绺头发 ， 还

有一个海涅去世前制作的脸模 ， 是镇

馆之宝 。 海涅青年时期就离开家乡 ，

后来长期在法国居住 ， 直到去世 。 但

这里是他的出生地 。 我想到绍兴的鲁

迅故居， 虽然当年鲁迅早就把它卖了，

举家北迁 ， 但是如今人们还是把它看

得很重 ， 整条街都开发成了 “鲁迅故

里 ”， 还建造了比故居大很多的纪念

馆 。 而海涅的故居 ， 却是这样简单 、

低调 ， 真是有点 “大隐隐于市 ” 的味

道了 。 其实 ， 里面虽然没看到当年的

模样 ， 外面的街道上却还是能依稀感

觉到当年的风味。

振聋发聩的聋人贝多芬

12 月 15 日， 我们来到波恩。 这里

曾经是西德的首都 ， 有音乐巨擘贝多

芬的故居 。 贝多芬故居那条街 ， 比海

涅家门口的宽阔一些 ， 但也是同样低

调 。 就这 ， 也曾在 1889 年面临拆迁 ，

但当时有 12 位市民组成了贝多芬故居

委员会 ， 集资买下了这栋楼 ， 建立了

纪念馆 ， 这才保下了这栋建筑 。 十多

年前我来过一次 ， 记得门口也有一个

青铜标志牌 ， 但这次来访 ， 这标志牌

却不知怎么不见了。 跟海涅相似的是，

贝多芬从出生到 22 岁 ， 一直居住在

此 ， 离开以后再没有回来 。 这栋三层

的小楼 ， 里面的格局都是原样的 ， 但

同样并不是复原陈列 。 家具不多 ， 不

过展品比海涅故居要丰富多了 。 除了

他的曲谱 、 纸笔 、 乐器等等 ， 还有他

的脸模和那座怒发冲冠的著名雕塑 。

更加令人动容的是贝多芬耳聋后使用

的大大小小助听器 。 我联想到 ， 在上

海的鲁迅故居里 ， 也展示着鲁迅晚年

使用的改善呼吸的 “吸入器” 和药品。

我想 ， 伟人往往是苦难和病魔联手造

成的啊！

焚书广场上的婚礼

从贝多芬故居出来 ， 不远就是波

恩市政厅广场 。 一对对青年人在这里

拍婚纱照， 然后进入市政厅举行婚礼。

但我在广场的地面上 ， 却看到了令人

震颤的一景 ： 在地面上 ， 镶嵌着大批

小小的金属标志 。 这些标志 ， 每个尺

寸约 40?200 毫米， 上面刻着人名和书

名 。 广场旁边一个咖啡馆里一位年长

的服务员告诉我们： 1933 年 ， 纳粹曾

在这个广场焚烧书籍 。 我一下想起鲁

迅的文章 《华德焚书异同论 》 专门痛

斥纳粹焚书： 我在这里竟然见到了实

证 ！ 粗略数数 ， 这个广场上有一百多

块这样的金属标志 。 我找了一下 ， 有

海明威 ， 有托马斯·曼 ， 还有卡尔·马

克思的 《资本论 》 ， 甚至有鲁迅曾翻

译其作品的奥地利女作家至尔·妙伦

的名作 《结束与开始》。 那个服务员告

诉我们 ： 凡是写着人名带书名的 ， 就

是烧了某人的某本书， 而只写人名的，

就是凡这人的书都烧 ， 或者只能确认

烧了他的书 ， 但不确定是什么书 。 这

些标志 ， 是战后人们根据记载和回忆

制作的。

以前曾看到有记载说 ， 纳粹焚书

发生在柏林的倍倍尔广场 ， 没想到在

这里也不期而遇 ！ 其实 ， 既然焚书的

狂潮起来， 显然绝非仅止于一城一地，

据说当时德国全国都在烧书 。 我想起

了海涅的诗句： “这仅仅是一个前奏，

他们在那里烧书 ， 最终也将在那里烧

人”！ 纳粹后来果然杀死了无数无辜的

人 。 看着这些散落在广场上的刺眼的

不锈钢标记， 跟现场青年人一脸幸福、

欢天喜地举行婚礼的情景 ， 形成了何

其强烈的反差！

精致奢华的歌德故居

离开波恩 ， 来到法兰克福 ， 又寻

访了德国文学一代文宗歌德的故居 。

歌德故居坐落在西思格拉大街 23-25

?， 这里是歌德从 1749 年出生到 1765

年外出读大学之前生活的地方 。 这是

一栋米黄色巴洛克风格建筑 。 整座楼

共有五层 。 下面四层辟为复原陈列 。

通过一个幽暗的通道进入故居 ， 最先

吸引我的却是他家的厨房 。 里面除了

古老的灶台 ， 还有大约二十种古老的

炊具， 听说是 16 世纪的。 我努力想象

着当时这个钟鸣鼎食的大家庭用餐时

的景象 ， 但还是想象不出这些炊具是

怎样使用的 ， 倒让我联想起绍兴鲁迅

故居的厨房 。 绍兴鲁迅故居的厨房要

小得多 ， 也放着一些老式的炊具 ， 但

很简单 ， 远没有这么多款式 ， 而且多

竹木用具 ， 不像这里都是金属制品 。

当然 ， 鲁迅家是没落士大夫家庭 ， 歌

德家是达官贵人家庭 ： 歌德的父亲是

皇帝顾问 ， 母亲是市长的女儿 。 两家

的家景自然没法比了 。 从里面的陈设

看 ， 也是天差地别 。 歌德家豪华的装

饰 ， 就是我们常在欧洲古典绘画作品

中看到的模样 。 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

风格 ， 不同的色调 。 更不用说古雅的

家具 ， 古色古香的书橱 ， 书房里面的

几千册图书 ， 几乎就没有平装的 。 还

有那个神奇的天文钟。 总地来说就是：

精致加奢华 。 这或者也就养成了歌德

作品的大气与精致吧 。 这也让我见识

了欧洲富裕家庭 （还不算贵族 ） 的生

活样貌 。 而鲁迅家虽然在绍兴也算大

户人家 ， 就简朴得多 ， 甚至可说是简

陋了。

其实 ， 这栋楼在二战中被战火烧

毁 ， 现在这楼是战后重建的 。 但是令

人惊奇的是 ， 里面的物品却保存得非

常完善 ， 根本不像是复制品 。 博物馆

的人告诉我们 ， 这是多亏战争期间博

物馆人员预见到战争可能的破坏 ， 提

前把里面的物品转移隐藏起来 ， 从而

得到保存 ， 所以这个旧址战后能修复

得如此完善 。 这让我联想到上海大陆

新村的鲁迅故居 ， 那里从鲁迅逝世后

不久 ， 许广平就迁居了 ， 里面物品也

全都搬走了 。 日军入侵后 ， 这批物品

也经历了惊险的危机 ， 多亏许广平等

人拼死保护 ， 最终也基本完整保存 。

后来到 1950 年恢复鲁迅故居， 许广平

又把原物搬来按原样布置 ， 使我们看

到鲁迅生前家里的真实样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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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秋冬间 ， 贝聿铭 （1917-

2019） 位于纽约的旧居及内中陈设、 贝

氏夫妇收藏艺术品陆续出售。 其中， 张

大千、 李可染、 俞平伯、 顾廷龙、 赵无

极诸家书法、 绘画与清代陈鸣远所制紫

砂等交由香港佳士得拍卖。 因其来源可

靠， 且系名家旧藏， 颇得善价。 纵观这

些藏品， 可以发现， 里面不少是贝聿铭

的生日礼物， 小部分与陈从周 （1918-

2000） 有关， 可为 《陈从周传》 “相知

贝聿铭” 一节作注脚。

乐峰的 《陈从周传》 谈及陈从周与

贝聿铭的交往， 却未提及贝聿铭七十岁

寿辰之际 ， 陈从周请顾廷龙 （1904-

1998） 书写自作寿诗一事。 其诗据墨迹

移录如下：

介寿堂开七秩樽 ， 云仍冠盖甲吴
门 。 期颐气禀神仙种 ， 齿德灵光鲁殿
尊 （君伯父一孙先生去秋百龄华诞 ，

尊公淞孙先生亦寿逾九旬）。 名墅狮林
缅遗泽 （苏台狮子林为君家别业）， 贻
谋燕翼继来昆 （君喆嗣三人 ， 均善承
家学 ， 精建筑 ， 长公子建中尤有白眉
之誉）。 至今一事人争羡， 迭占鳌头两
祖孙 （君从叔祖季眉先生 ， 为我国第
一人出国攻读建筑学者 ， 君自弱冠负
笈赴美近五十年 ， 为当今世界建筑大
师， 名震寰宇）。

驰誉环球五十霜 ， 声名籍甚震重
洋 。 万间广厦腾西域 ， 一片丹忱系故
乡 （君身居美洲而心怀华夏 ， 哲嗣均
以中字锡名 ， 其爱国之忱 ， 情见乎
词）。 励学输金甘化雨， 几多寒士沐琼
浆 （君输财设奖学金 ， 怜才育士 ， 口
碑载道）。 祝君姓字留天地， 食报年年
寿且康。

鲰生论齿一年迟 （我生戊午 ， 少
君一岁 ） ， 癖嗜偏多意合时 。 旨酒山
阴供酩酊 （君善饮 ， 予曾馈赠六十余
年旧醅 ） ， 古陶阳羡品妍媸 （我两人
皆好阳羡紫砂陶器 ） 。 红牙檀板同聆
曲 （君从叔祖晋眉先生与余均婿于海
宁蒋氏 ， 工度曲 ， 为吴门曲苑耆宿 ，

前年君来沪 ， 受聘同济大学名誉教
授 ， 予伴君重游吴门 ， 同顾曲于苏州
宾馆 ， 君见苏州戏剧博物馆悬有晋眉
先生遗照及事迹 ， 为之忻喜不已 ） ，

范水模山共质疑 。 记否香山红叶候 ，

与君商略补花篱 （六年前君营建北京
香山饭店时 ， 邀予赴京倾商 ， 予撰
《我住香山第一人 》 一文 ， 载拙著
《春苔集 》 中 ）。

茑萝松柏苔岑契 ， 送抱推襟管鲍
情。 一自识荆投缟纻， 几番折简滞春明
（君每次来华， 辄邀予赴京把晤）。 豚儿
猥荷关心护 （丰儿赴美留学， 荷君多方
照拂， 铭心镂骨， 感不去怀）， 袜线惭
邀倒屣迎。 落月停云频伫望， 遥天额手
庆长生。

聿铭姻长七秩华诞 ， 敬赋七律四
章 ， 聊申颂祷 ， 亦以见我两人惓惓之
情， 久要而不忘也。 即请大雅郢正。 岁
次丁卯百花生日， 陈从周拜祝， 顾廷龙
拜书。

此诗晚出， 不及收入 1985 年出版

的陈从周诗词集 《山湖处处》， 前几年

蔡达峰等新编 《陈从周全集》 第 13 卷

补录之， 题为 《贺建筑大师贝聿铭教授

七十华诞》， 然无日期、 署款。 “丁卯

百花生日” 换算成西历为 1987 年 3 月

11 日 。 据民国 《吴中贝氏家谱 》 载 ，

贝聿铭原名体铭， 生于民国六年三月初

六日， 即 1917 年 4 月 26 日。

贝氏七十大寿来临之际 ， 堂姐贝

聿玿 、 许士骐夫妇合作 《苍松鹤寿

图 》 为祝 。 陈从周则郑重其事 ， 诗作

四首 ， 拜托顾廷龙挥毫 ， 制成诗屏为

贺 。 此屏幅上隐约可见有朱竹底纹 ，

很可能出于擅长画竹的陈从周之手 。

陈氏以画竹著称 ， 不止一次绘竹赠贝

聿铭 。 1982 年 11 月叶圣陶在致周颖

南信中 ， 就谈及为陈从周赠贝聿铭

画竹幅题字事 ， 沙孟海则有 《题陈

从周墨竹卷为纽约贝君 》 诗 ， 似皆

应陈氏之请而作 。 除绘图相赠外 ，

陈从周还曾请叶瑜荪将其 “赠贝聿铭

诗 ” 阴刻上竹 ， 制成臂搁送给贝氏 。

此七十寿诗屏 ， 更将陈从周诗 、 画

竹， 顾廷龙书法融为一体 ， 可见其用

心之至 。

其实， 早在六年前， 顾廷龙就曾写

过 “所求必喜， 喜来如云” 八籀字， 赠

与贝氏 ， 惟款署 “铭侄伉俪留念 。 祖

远、 怀琮赠。 辛酉上巳， 顾廷龙书 《意

林》 句”， 时在 1981 年 4 月， 显然这也

是顾氏代笔。 祖远即仅比贝聿铭年长一

岁的小叔贝祖远， 其妻王怀琮为顾廷龙

外叔祖王同愈之女， 故贝、 顾二人本有

姻亲关系。 不过， 顾廷龙似与贝聿铭并

不熟识， 故七十寿诗应是受好友陈从周

之请而代笔书写。

目前看来 ， 贝聿铭习惯过西历生

日 。 如 1965 年贝氏四十八岁生日时 ，

张大千在香港为贝聿铭作 《芭蕉高士

图 》 ， 款署 “乙巳年四月二十六日自

惜楼宴集 ， 写似聿铭仁兄法教 。 大千

张爰 ” 。 十四年后 ， 李可染为贺贝聿

铭六十二岁寿辰作 《不老松图 》 ， 款

署 “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， 可染

画祝 ”。

李可染赠画给贝聿铭 ， 不知是否

与陈从周有关 ？ 贝 、 陈二人均有紫砂

癖 ， 《陈从周传 》 与七十寿诗中都言

及 ， 陈从周更将自藏紫砂珍品转赠贝

氏 。 2019 年 11 月 ， 佳士得拍出贝聿

铭旧藏紫砂中 ， 最贵的一件 “鸣远制

于元贞堂 ” 款笸箩形杯 ， 原配的锦盒

上有题签称 “聿铭老兄清玩 。 庚申

春 ， 陈从周赠 ”， 很有可能是 1980 年

春 ， 陈氏送给贝聿铭的六十三岁生日

礼物 。 若果真如此 ， 不妨大胆类推一

下 ， 同 时 拍 出 天 价 的 赵 无 极

《27.3.70》， 会不会是贝聿铭五十三岁

的生日礼物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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